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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旭　 日

（通古斯鄂温克族， 陈巴尔虎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鄂温克族是一个人口较少的北方少数

民族， 其中通古斯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和鄂温克族

自治旗锡尼河苏木。 历史上， 分布在各地的鄂温克族曾被称为 “索伦”、
“通古斯” 和 “雅库特”， 事实上， 他们本来就是同一民族， 只是因 “大
分散、 小聚居” 的局面造成相互隔绝而产生了某些差异。 居住在鄂温克苏

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 过去还被外族人称为 “哈木尼干” （ “内部很团结”
的意思）。 １９５８ 年， 党和政府根据鄂温克人的普遍愿望， 将 “索伦” “通
古斯” “雅库特” 等名称取消， 正式将所有的鄂温克人统一称为鄂温克族。

居住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 以勤劳勇敢、 乐观

向上和擅长因地制宜地经营畜牧业而著称。 新中国成立后， 居住在鄂温克

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获得了新生。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呼伦贝尔市境内

第一个鄂温克民族苏木成立了。 ６０ 多年来， 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

温克人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 真正成了这片土地的主

人。 鄂温克苏木成立以来的 ６０ 多年， 是飞跃发展的 ６０ 多年， 是生活在这

里的鄂温克人民族历史上空前发展兴旺的重要时期。
居住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和社会实践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这些都呈现着源自北方大森林、 大草原的一股豪放之情、 阳刚之气、 壮美

之韵。 所有到过鄂温克苏木的人， 都会被这里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和独特

的民族风情所陶醉； 所有听说过鄂温克苏木的人， 也都会对这片神奇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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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土地产生向往。 鄂温克苏木确实是祖国北部边疆的一个绮丽多姿、
极富魅力的好地方， 这里有繁茂的森林、 辽阔的草原、 弯弯曲曲的莫日格

勒河和星罗棋布的天然矿泉， 它们把这块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装扮得五彩

缤纷。 尤其是到了凉爽宜人的夏秋之季， 美丽的鄂温克苏木更是独具风

韵。 通古斯鄂温克人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和许多感人故事， 但由于本民族无

文字记载其自身的活动， 留下的文字资料非常稀少， 给后人研究通古斯鄂

温克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通古斯鄂温克族社会

历史》 这本书， 克服可利用资料少、 编写难度非常大的困难， 通过有针对

性地实地考察和详细论证， 大致勾勒出了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通古斯鄂温

克人的社会历史全貌， 是十分难得和弥足珍贵的。
２０１３ 年是鄂温克苏木成立 ６０ 周年大庆的日子， 这本书也可以算作献

给这个喜庆日子的一份迟到的厚礼。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但愿通过 《通
古斯鄂温克族社会历史》 这本书对鄂温克苏木通古斯鄂温克人所走过的道

路和所取得成就的回顾， 读者能进一步了解鄂温克苏木， 认识这部分通古

斯鄂温克人的历史与现状， 激发民族自豪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文

化的优良传统， 在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繁荣进步、 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

园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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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通古斯鄂温克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莫日格勒河流

域， 另外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流域也有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分布， 过

去这两支通古斯鄂温克人曾被外族人分别称为 “通古斯” 或 “哈木尼干”。

“通古斯” 之名的由来， 是因为他们曾经居住在俄罗斯通古斯克河畔。 通

古斯克河是 “清澈的河” 之意， 因此可以将通古斯鄂温克人解释为 “生活

在清澈河畔的鄂温克人”。① “哈木尼干” 之称则含有 “内部很团结” 和

“我们在一起” 之意， 这一称呼是布里亚特人送给他们的， “专指一同战斗

的鄂温克群体”②。 为了叙述方便和有针对性， 本书仍采用学术界通用的

“通古斯” 一词来特指居住在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人。

１９５８ 年， 中国境内鄂温克族三大部落 （索伦、 通古斯、 雅库特） 统一

族称后， 政府明文规定在公文中正式废止 “通古斯” 之称。 从此之后， 有

用 “鄂温克苏木的鄂温克人” 一词来称呼这部分鄂温克人的， 也有用他称

“哈木尼干” 一词来称呼这部分鄂温克人的。 长久以来， 对这个特殊族群

始终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称谓。 依据中国境内鄂温克语有辉河、 敖鲁古雅、

莫日格勒方言区， 以及 “鄂温克” 一词是鄂温克三大部落共同的民族自称

的实际， 将这部分生活在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称为 “莫日格

勒通古斯鄂温克人” 较为稳妥。 为什么要在民族名称前加地名， 因为中国

①

②

朝克： 《鄂温克母语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载乌热尔图编著 《述说鄂温克》， 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３８４ 页。
达喜道尔吉： 《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哈木尼干鄂温克人回归中国的原因及其历史贡

献》， 载石双柱主编 《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研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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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的通古斯鄂温克人除居住在莫日格勒河流域外， 还有一部分与布里亚

特人一起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流域。 这种地名加部落名加民族名

的称呼方式， 特指性比较强， 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是专指哪一部分鄂温克

人， 不容易引起分歧， 各方面也比较容易接受。 形容鄂温克族的另一分支

的 “雅库特” 一词在政府公文中废止后， 人们普遍用 “敖鲁古雅鄂温克”
（亦是在民族名称前加地名） 一词来替代和特指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 此

种称呼现在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通古斯鄂温克人是呼伦贝尔地区一个比较特殊的族群， 近百年来饱经

风霜， 在俄罗斯、 中国都居住过， 最终定居呼伦贝尔草原。 通古斯鄂温克

人历来以勤劳勇敢、 乐观向上和擅长因地制宜地经营畜牧业而著称， 他们

以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呼伦贝尔地区多元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呼伦贝尔历史上第一个以鄂温克民族名称冠名的

行政区划———鄂温克民族苏木成立了， 这在鄂温克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般的重要意义。 鄂温克苏木自成立以来便以民族名称为名， 沿用至今，
并成为中国通古斯鄂温克人的主要居住地。

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属跨界民族， 源于同一部落， 在中

国、 俄罗斯和蒙古国均有分布。 通古斯鄂温克人在中国鄂温克族中是人口

较少的一个分支， 其人口数量尚不到鄂温克族总人口的 １ ／ １０。 １９５３ 年人口

普查时， 内蒙古自治区共有 “通古斯” 人 １０５７ 人， 其中陈巴尔虎旗有 ７０４
人。 １９９０ 年人口普查时， 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鄂温克族共有 １８４９ 人 （含索

伦鄂温克人）， 其中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的有 １３９８ 人。 到 ２０１３ 年为止， 鄂温

克苏木总户数为 ８９９ 户， 总人口为 ２６０２ 人， 其中鄂温克族人口 １６８５ 人，
占总人口的 ６４􀆰 ８％ 。① 通古斯鄂温克人自迁入莫日格勒河流域以来， 在保

持和传承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的同时， 又不可避免地在同强势文化的融合中

变异， 并形成了新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 过去曾有人因为这部分鄂温克

人长期居住在俄罗斯境内， 而将他们归为外来人， 并有某种歧视。 其实这

部分鄂温克人的原居地在中俄 《尼布楚条约》 签订之前一直属于中国， 他

们举族迁徙来到莫日格勒河流域， 应该是属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和重新成

① 数据由鄂温克苏木政府提供， 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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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壮举， 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集体

回归事件。 “他们的东归重返祖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壮举， 从此中国

重新有了布里亚特部落， 有了哈木尼干鄂温克人部落。”① 经历了近百年的

风风雨雨， 这部分不足 ２０００ 人的特殊群体———莫日格勒通古斯鄂温克人，

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能够比较完整地保持和延续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
确实是十分不易和难得的。 通古斯鄂温克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

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这些都呈现

着来自北方大森林、 大草原的一股豪放之情、 阳刚之气和壮美之韵。 “通
古斯鄂温克人是在 １８８０ 年前后， 才正式开始文化变迁的， 而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就基本完成转轨过程。”② 莫日格勒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善于吸

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成分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 也在努力保持自己鲜明

的民族特色， 这对在现代化条件下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承民族文化具有

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　 历史上受俄罗斯与布里亚特的影响较大

通古斯鄂温克人过去在俄罗斯境内生活时， 曾长期在石勒喀河与额尔

古纳河之间的山林里游猎。 当时他们很少与外界的其他民族接触， 就是本

民族内各氏族间的往来也比较少， 普遍处于同一氏族聚族而居的封闭状

态。 １８８０ 年后， 通古斯鄂温克人游猎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多民族杂居区， 他

们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开始经营畜牧业， 还有少数人从事定居式农业生产，

并与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形成相互杂居的状态。 其他民族从经济基础到

上层建筑， 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和直接的， 使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

的文化变迁异常明显， 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一些俄罗斯化和布里亚特化的通

古斯鄂温克人。

　 　 　 　 　 　

①

②

达喜道尔吉： 《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哈木尼干鄂温克人回归中国的原因及其历史贡

献》， 载石双柱主编 《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研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７ 页。
李自然： 《解放前鄂温克族通古斯部与雅库特部经济发展之比较》， 载 《黑龙江民族丛

刊》 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３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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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入中国境内前，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境内 （额尔古纳

河西岸） 的乌鲁楞古、 敖嫩宝如金、 乌者恩等地 （即尼布楚以西、 满洲里

以东地区）。 敖嫩宝如金地区有 １００ 多户鄂温克人， 其中受俄罗斯生产和

生活方式影响的有 ２０ 多户， 多数与俄罗斯人通婚， 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并住

俄罗斯式的木板房。 其他地方如萨布罗特、 布拉库、 奥兰宝鲁克等地的

１００ 多户鄂温克人， 基本上与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杂居。 该地区俄罗斯

人有 ８０ 多户， 布里亚特人略少些。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 俄罗斯的一些

牧师来到通古斯鄂温克人居住的地区向他们宣传东正教教义， 竭力想用东

正教来替代萨满教。 在俄罗斯人的强力推行下， 一些通古斯鄂温克人被迫

接受了东正教的仪式， 如给新生婴儿起俄式名字并到教堂洗礼， 年轻人结

婚时拿着耶稣像， 人死后坟包前立着俄式东正教的十字架， 等等。 其实在

这段时间内， 他们只是接受了东正教表层的一些仪式和崇拜的偶像， 并没

有全面地接受东正教教义。 在他们心目中， 萨满教信仰仍然占据主要地

位。 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受邻近的布里亚特人影响开始经营畜牧业后，
因占有的牲畜头数较少， 最初采取的是搭棚盖圈和定居放牧的形式， 只有

个别牲畜较多的牧户才到草原上放牧。 １９１７ 年时， 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 在敖嫩宝如金地区， 大的鄂温克牧户已有 ４０００ 只羊、 ５００ 匹马、 ３００

头牛和 １００ 峰骆驼。 在敖嫩宝如金地区的 １００ 户通古斯鄂温克人中， 有 ８０
户住在与布里亚特人相同的蒙古包内， 从事畜牧业兼农业的有 ５０ 户， 兼营

狩猎的有 ３０ 户。①

当时通古斯鄂温克人与布里亚特人之间隔着敖嫩宝如金河， 有时互相

过河放牧。 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长期与布里亚特人杂居， 不但在生产方

式、 生活习俗等方面向布里亚特人靠近， 在宗教信仰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

布里亚特人信仰的喇嘛教的影响。 喇嘛教对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影响和渗透

是渐进式的， 主要是通过喇嘛医给通古斯鄂温克人治病的方式来传播的。

当时通古斯鄂温克人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 布里亚特人的喇嘛医使用喇

嘛药 （蒙药） 给他们解除了肉体上的痛苦， 他们便对喇嘛教有了新的认识

① 吕光天主编 《陈巴尔虎旗莫尔格河鄂温克族历史调查报告》， 载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资料丛书”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２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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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 萨满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和形象也随之有所变化。
通古斯鄂温克人的萨满和老年人曾极力抵制喇嘛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传

入， 他们告诫年轻人： “不要丢掉萨满教， 萨满教是鄂温克人的根子。” 在

这段时期内， 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宗教观念及生活礼仪等不同程度地

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 有些人在家里既供奉喇嘛教的佛像， 又供奉萨满教

的神像和东正教的圣像， 形成了三种宗教并存的奇特现象。
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到呼伦贝尔境内之前的 ５０ 年间， 正是其传统

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和相互融合的时期， 其变异也最为明显。 究

其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 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是人数较少。 由于通古斯鄂温克人的人口数量一直较少， 社会经济

发展非常缓慢， 与鄂温克族其他部落和氏族一样长期处于 “大分散、 小聚

居” 的分布状态， 在客观上已经有了被外来强势文化同化的可能。
二是相隔较远。 由于鄂温克人内部各部落和氏族之间长期相隔较远，

不便于相互交往和沟通思想感情， 共同语言和习俗不易得到补充和发展，
限制了全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并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被动地开始

靠近其他民族。
三是缺乏联系。 由于鄂温克人没有统一的族称， 族群成员居住分散，

长期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广阔区域内以氏族为单位流动， 不断分化出新的

民族或改变其原有名称， 形成了自家人互不相认或相互排斥的局面。
四是同化严重。 由于一部分鄂温克人在与其他民族接触后， 不仅采纳

了其他民族的生产、 生活方式， 而且与其他民族通婚并逐渐融合到邻近的

民族集团之中， 原有民族特征逐渐丧失， 同化现象日趋严重。
面对以上文化变异现象， 俄罗斯学者史禄国称： “每个集团部落都有

自己的方言， 并且由于受邻族的不同影响和上述自然环境的差异， 各有自

己的民族志。 他们虽来源于同一血统， 但由于形成的时间和地区不同， 所

以当他们相遇时， 彼此谁也不承认对方是真正的鄂温克人， 而只认为自己

的集团是鄂温克人。”①

① 〔俄〕 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吴有刚、 赵复兴、 孟克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８４， 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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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迁入莫日格勒河流域成为真正的牧人

俄国 “十月革命” 前后， 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

鄂温克人为了逃避战乱， 开始迁徙到相对安全一些的呼伦贝尔地区。 当

时主张迁徙的人共同推举旧官员那木德格、 巴格达诺夫等人去呼伦贝尔

向当时负责蒙旗事务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提出了迁徙呼伦贝尔的请求。
当时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大小官员对布里亚特人及通古斯鄂温克人迁

居呼伦贝尔一事意见不统一， 由于时任副都统衙门左厅厅长的成德公等

人的坚持， 副都统衙门最终正式同意了布里亚特人及通古斯鄂温克人迁

居呼伦贝尔的请求。
历史上就有少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经常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今陈巴尔

虎旗斯格尔基一带季节性地游牧， 还有一些人经常在冬季到根河和海拉尔

河上游从事狩猎活动。 从 １９１８ 年初开始， 受俄罗斯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
很多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搬迁到今新巴尔虎右旗和陈巴尔虎旗境

内游牧。 在今莫日格勒河流域的这部分鄂温克人， 刚迁来时曾在今新巴尔

虎左旗嵯岗附近逗留， 后来又返回了原居住地， 并在 １９１９ 年又陆续离开俄

罗斯来到呼伦贝尔草原。 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往返迁徙过程中牲畜损失较

大， 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牲畜基本上都损失掉了， 大多数人只能靠给布里亚

特人和俄罗斯人当牧工来维持生活， 主要从事放牧、 打贮草、 剪羊毛及伐

木等繁重劳动。 关于当年从俄罗斯迁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是分两批迁来

的， 还是陆续迁来的， 曾有过不同的说法。 《陈巴尔虎旗志》 和 《呼伦贝

尔盟民族志》 记载： “１９１７ 年 ～ １９２５ 年， 有 ７０ 户通古斯鄂温克人陆续从

额尔古纳河北岸来到陈旗特尼河。”① 如将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入的时

间延续到 １９２５ 年， 比较集中的有两次， 其余的都是投亲靠友式零星迁入

的。 尽管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当时占有的牲畜头数比较少， 在迁徙途中

又损失了一部分， 以及在迁入后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靠打旱獭、 给俄

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当牧工等维持生活， 但从大规模、 长距离跨界迁徙游

牧这一举动来看， 他们已基本完成了由狩猎人向游牧人转化的过程。

① 苏勇主编 《呼伦贝尔盟民族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３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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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沿额尔古纳河中方一侧的黑山头、 上库力、 三河及特尼河、 那

吉、 那森等地， 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侨民， 他们有自己的俄语学校及东正

教教堂， 形成了一整套独立、 完整、 自我运行的侨民社会体系。 通古斯鄂

温克人迁徙过来后仍然长期给俄罗斯侨民放牧， 周边大的环境几乎没有变

化， 依然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当时在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游牧地便有 ３ 座

东正教教堂， 信教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结婚、 婴儿出生洗礼和命名、 参加宗

教节日活动等均须到教堂进行。 据 １９１０ 年的不完全统计， 呼伦贝尔境内总

人口有 ５５９５６ 人， 其中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大部分是俄罗斯人） １７０６１ 人，
占 ３０􀆰 ５％ 。 又据 １９２２ 年的统计 （不包括岭东三旗）， 呼伦贝尔境内有人口

６９５８４ 人， 其中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２７５３８ 人， 占 ３９􀆰 ６％ 。① 通古斯鄂温克人

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影响较大， 普遍懂俄语， 吃俄式黑面包， 使用俄式钐刀

打贮草， 饲养牲畜， 采用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方式。 迁来中国后， 富裕牧

户从海拉尔的俄罗斯商铺买来马拉打草机使用。 他们使用牛奶分离机加工

奶制品和使用手摇缝纫机制作衣物的历史也比较长， 也都是从俄罗斯人那

里学的。 １９５６ 年， 俄侨大规模迁出归国后， 通古斯鄂温克人游牧地的东正

教教堂和俄语学校随之关闭， 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也随之逐步减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当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与邻近的拉布大林、 黑山头等地的华

俄后裔相遇时， 仍在使用相互都能听得懂的俄语进行交流。
１９３８ 年， 当伪兴安北省重新划分索伦旗与陈巴尔虎旗的边界时， 由于

通古斯鄂温克人是从俄罗斯境内迁来的， 并与俄罗斯侨民长期杂居在中俄

边境， 日本人对此极不放心， 借重新划分苏木之机强迫他们南迁。 生活在

特尼河、 莫日格勒河流域的近百户通古斯鄂温克人被迫南迁到大兴安岭北

坡的沙巴尔吐、 莫盖图、 乌鲁亚等地后， 由于南迁的牲畜不适应当地极寒

的气候和潮湿的草场， 加之吃不到盐碱等缘故， 有的牧民放养的牲畜在几

年的光景里全部死光， 只好上山重操旧业， 靠狩猎为生。 从 １９４７ 年开始，

南迁的通古斯鄂温克人才逐步迁回特尼河、 莫日格勒河一带继续从事畜

牧业。

① 郑乃东： 《解放前呼伦贝尔盟的东正教》， 载呼伦贝尔盟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印 《呼伦贝尔

史志资料》 （第 １ 辑），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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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陈巴尔虎旗将聚居在特尼河、 孟根础鲁、 毕鲁图及沿

海拉尔河一带游牧的 ３０ 多户鄂温克人， 以及九家屯的 ２０ 多户俄罗斯侨民

和 ２０ 多户汉族居民组织起来， 成立了特尼河苏木人民政府。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特尼河苏木迁到了那吉。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特尼河苏木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 （有 ５５ 名代表参加， 其中有鄂温克族代表 ４７ 人）， 成立了鄂温

克民族苏木人民政府。 在此之后， 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

速发展。 １９４５ 年， 全苏木只有 １０００ 多头牲畜， 到 １９５０ 年时， 牲畜达到

３３００ 多头 （只）， 人均增加牲畜 ４ 头 （只）。 １９５５ 年时， 牲畜达到 ２ 万多

头 （只）， 平均每人占有牲畜 ２５ 头 （只）。
通古斯鄂温克人刚迁来莫日格勒河和特尼河流域时， 由于他们经营畜

牧业的历史不长， 每当畜牧业难以维持生计时， 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靠狩

猎来渡过难关。 当年他们从俄罗斯迁来莫日格勒河和特尼河一带时， 所到

的地区正是陈巴尔虎蒙古人的传统夏季牧场， 秋冬春三季无人放牧。 当时

这里旱獭很多， 通古斯鄂温克人除少部分给巴尔虎蒙古人当牧工外， 大多

数都靠打旱獭出售皮张和旱獭油来维持生活。 随着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

占有牲畜的数量逐渐增多， 才与邻近的陈巴尔虎蒙古人发生草牧场的使用

问题。 当时陈巴尔虎蒙古人的牲畜一群就有好几千只， 而通古斯鄂温克人

的牲畜普遍较少， 一般每户才有 ２０ 到 ３０ 多只， 一旦双方的畜群混群， 通

古斯鄂温克人就基本找不到自己的牲畜了。 所以每到夏初， 通古斯鄂温克

人就赶着自己为数不多的畜群转场到那吉以东的林间草甸地区放牧。 新中

国成立前， 牲畜较多的或给侨居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当牧工的通古斯鄂

温克人多在今额尔古纳市的上库力、 根河、 得尔布尔河一带放牧， 牲畜少

的则多在莫日格勒河流域放牧。 除了给俄罗斯人当雇工外， 通古斯鄂温克

人给陈巴尔虎蒙古人、 索伦鄂温克人、 达斡尔人以及布里亚特人当雇工的

也不少。 不过与俄罗斯人不同的是， 这些雇主也跟着畜群移动， 并不像俄

罗斯人那样将整个畜群交给通古斯鄂温克人独自经营管理。 这部分通古斯

鄂温克人刚迁来中国境内时， 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 大多数依附于俄罗斯

人和布里亚特人， 靠给别人当牧工来勉强维持生活。 在号称 “白音巴尔

虎” （ “富饶的巴尔虎” 之意） 的呼伦贝尔草原上， 他们是较贫困的群体

之一。 通古斯鄂温克人靠勤劳朴实和对畜牧业的一往情深， 在短短的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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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在没有得到官方对躲避战乱的跨界移民资助的情况下， 依靠自身的力

量生产自救， 并在莫日格勒河一带站稳了脚跟， 这一点确实是十分难得和

可贵的。
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来到莫日格勒河流域之后， 为了适应当地的畜

牧业生产， 善于向已熟练地掌握了游牧生产技能的布里亚特人和陈巴尔虎

蒙古人学习， 迅速掌握了蒙古族经营畜牧业的全部生产技能， 在饮食、 居

住、 语言和生活习俗方面也渐渐呈现浓重的蒙古化倾向。 近 ９０ 年来， 布里

亚特及巴尔虎蒙古族对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影响是十分直接而深入的， 特别

是在文化变迁方面， 向其注入了浓重的蒙古文化因素。

三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征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莫日格勒河流域后， 使中国鄂温克族群中增加了

新的成员， 他们以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呼伦贝尔地区多元文化的形成增

加了绚丽的色彩。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 “索伦” “通古斯” “雅库特” 这

几部分鄂温克人不断提出统一民族称呼的要求。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中共

呼伦贝尔盟委统战部向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呈报了 《关于 “索伦”、 “通古

斯”、 “雅库特” 之名统一改称鄂温克族的报告》。① 此报告可以视为 “索
伦” “通古斯” “雅库特” 已正式统一为鄂温克族， 并在呼伦贝尔全境废

除 “索伦” “通古斯” “雅库特” 等族称。 分居三地的鄂温克人虽然实现

了统一族称的愿望， 但由于三个部落的居住地已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行政

区划板块， 以及各自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不同， 各部落之间的差异还是

比较大的。 如鄂温克三大方言区的人相互之间的交流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语言障碍。 辉河、 莫日格勒河两大方言区的人可以用鄂温克语交流， 遇到

无法沟通的词句， 他们就借助彼此都非常熟悉的蒙古语来解决， 遇到个别

语词不通的情况时则借助汉语来解决。 而辉河、 莫日格勒河方言区的人同

敖鲁古雅方言区的人交流时， 语言障碍非常大， 常常是用母语进行了几句

简单的寒暄后， 便无法再继续交谈下去， 这时只能借用汉语翻译来解决。
由于鄂温克族三大方言区分别被蒙古和汉文化所隔断， 不仅跨居大兴安岭

① 杜刚、 陈占柱、 齐全主编 《鄂温克族百年实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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